                      高虹的论文（ 带着眼泪的笑）
一篇《道士塔》，一个王道士，唤起了人们尘封已久的记忆；一支军队，一把铁锁，浓缩着民族文化的悲剧！作者用幽默的语言做外衣，包裹着“良知”和“道德”，唱响了一曲中国文化的挽歌，令人捶胸扼腕。他对一个民族坚守不了自己的文化财产的悲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朝廷和官员鲸吞文物的现象进行了抨击。

《道士塔》以轻扬的笔法，诙谐的语言煽动煽动人们内心的艰涩、沉重之情。“煽情”这一手法的运用并非起源于余秋雨，这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对历史的追忆，对故乡的怀恋，对国家的感伤等常用此手法打动人心。

    （1）善用“大词”震撼情感。“大词”是一个陌生的词语，李北方在《传媒上的大词》一文中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是十八世纪的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的一次演讲，他从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强调财产的重要性和神圣性时将了这样一句话。后来被经常饮用，也就成了谚语。大词“并不是在语词层面上造成语象生成的怪诞，却在语感层面产生语象生成的抵牾。《道士塔》中有不少这样的内容。例如：
    “中国的文官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是由？”

    敦煌的事情应该是敦煌的文官来管，中国官场上历来讲究的是不越职擅行，但作者却把对敦煌官员的愤怒之情用“中国官员”这样的大话倾泻出来，让读者从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去感悟作者那喷涌的激情，感受作者语言的震慑力量，显现着自身潜藏的、难以言表的民族情绪。
    又如：a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

    b那里,一个古老的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c 他们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

    这里的“民族悲剧”、“古老民族”、“世界门户”等等搜属于大词。这是作者有意识的安排，有意识的揭发，是作者愤怒感情的直接传递。

   （2）强烈的心理反差激发情感。文章从两个悬殊的角度来叙述不同的事物，形成强烈的对比、反差，让读者感情的天平失去平衡，被压抑的情感得到彻底的释放，取得极强的情绪感染的效果。文中这样的例子是随处可见的：
   a 王道士为了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而大肆破坏代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瑰宝的敦煌文物。一桶石灰破坏了一个朝代。

   b 没有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

   c 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变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
   d 略略交谈了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味。……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纽扣换一篮青菜。……

   (3)诙谐的语言点染情感。余秋雨习惯把“很大的问题，很深的道理”用警策之语表达出来，让读者在沉默之后为作者语言的生动和形象而发笑，但笑过之后则是难言的耻辱。他站在历史的高度，以详实的史料和掌故为基础，对民族文化进行了审视和反思。但他那打破常规的叙事方式，用情感包裹着的每一句话，用学者气度的表达方式和诙谐的语言，凝练着丰富的表意内涵，给读者以新鲜感和反复咀嚼的引诱，激发起读者的民族认同感，煽动读者的爱国心。
   “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的打开了门。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

    王道士的本分、豪爽、好客的中国农民特有的性格在他的开门动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认，从外国来的“唐僧”自然让王道士产生一种自豪感，中国的“经”也该向外国传播了，礼尚往来嘛！因此“那就取走吧”并“爽快的打开了门”自在情理之中了。

    幽默、滑稽！

    诙谐的语言逗乐了读者，但作者又不仅仅是逗乐。

更多的是让读者从王道士的近乎“潇洒”的动作中获得的是一种耻辱，一种国格、人格的沦丧感。

   文章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a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泻。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泻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默然的表情。
   b 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的一笑，顺便打听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的放下了刷把。

c 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的几个雕塑委屈一下……

可笑、愚昧、无知;痛苦、困惑、无奈。

是的，王道士太卑微了，“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负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他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但是在我们为王道士憨厚的举动发笑之后，不得不屈躬自省，叹《道士塔》泪血无痕。

当整个民族以一种虚浮的心态审视着文化遗产沉重的步履时，《道士塔》不能不说让人们的心灵得到深刻的洗礼。
